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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鹰报·新湖南社区频道见习记者 田心
“我是一名军人。” 这是 80 岁老

兵赵宗宪自我介绍的第一句话 。 从
1960 年参军入伍到 1979 年转业， 20
年军旅生涯 ， 让军魂根植于他的心
中， 成为一生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“胆子大， 不怕死”

赵宗宪是山东人， 喜好面食， 不
爱米饭。 “小时候吃不饱， 否则应该
还能长高些。 十多岁才读小学， 读完
就去当兵了。” 他说， “身体是革命
的本钱， 我吃得好、 睡得好， 一餐能
‘消灭’ 3 个馒头。 很少生病 ， 没有
住过院。”

强健身体的养成， 离不开军营里
的 “魔鬼训练”。 但赵宗宪从不觉得
辛苦， 也没有喊过 “累”。 老伴儿眼
里的他， 胆子大、 不怕死， 遇到困难
就是 往 前 冲 。 1965 年 ， 他 被 评 为
“五好战士”。

“热心肠， 不怕苦”

1966 年， 赵宗宪已提拔为排长，
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福建。 在战士面

前， 这个勇敢无畏的硬汉展现了体贴
柔情的一面。

“一个 20 来岁的小伙子， 整天哭
丧着脸 ， 看着都没有以前那么帅气
了 。” 赵宗宪回忆道 ， “我当时想 ，
他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”

一天， 训练结束后， 赵宗宪将小
伙单独留下谈心。 “刚开始， 他支支
吾吾的。 我在旁边不断安慰鼓励， 他

‘哇’ 地一下子就哭了。” 赵宗宪说，
小伙子的父亲病重， 没有钱治疗， 这
让他愁得整天吃不下饭、 睡不着觉。
了 解 情 况 后 ， 赵 宗宪 要 来 其 父 亲
的 住 址 ， 给 他 家 寄 了 20 元 钱 。
“当 时 的 20 元 ， 算 是 很 大 一 笔 钱
了 。 ” 赵宗宪笑道 ， “慷慨解囊也
让 我 自己 拮 据 了 一 段 时 间 ， 过 了
一段 ‘苦日子 ’ ， 但能 帮 到 别 人 ，

心里头高兴 。”

“守正义， 不怕麻烦”

1974 年 ， 在部队任政治部参谋
的赵宗宪， 偶然遇到了 8 年前因故受
处分离开部队的战士李鹏 （化名 ）。
“赵排长 ， 自那之后 ， 我天天扫大
街 。” 听到老领导问起自己的近况 ，
李鹏既感动又心酸。

“后来我仔细思考， 觉得对他的
处分有失公允 。” 赵宗宪找到组织 ，
请求重新核查， 但这并非易事。 “我
不怕麻烦， 就去到李鹏的老家调查情
况。” 经过赵宗宪的努力， 李鹏最终
得以回到入伍前所在的工厂， 成为一
名工人， 直至退休。

一日从军， 永葆军魂。 在转业后
的几十年间， 赵宗宪仍以军人的标准
要求自己。 他在公交车上救助生病的
乘客， 在马路边照顾晕倒的路人……
“我这一生 ， 只做好事 ， 从不做坏
事。” 赵宗宪说。 在 “八一” 建军节
到来之际， 他用 “牢记初心， 不忘使
命， 向党和人民献忠心” 来表达自己
对祖国深切的爱。

老兵赵宗宪： 从军 20 年， 练就“三不怕”

赵宗宪展示“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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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沈德昌决心
摘掉文盲帽子 。 他跟着老师学拼
音、 学吹口琴、 练习写字， 几年努
力下来 ， 他已能读书 、 看报 、 写
信。 放下受伤的心理包袱生活逐
步 走 向 正 轨 ， 沈 德 昌 变 得 开 朗
了 ， 他开始主动开导安慰其他伤
病员 ， 领着失明的战友散步 ， 为
他们念书读报 。

沈德昌没想到自己的爱情也悄
然而至， 当时给沈德昌念书、 读报
的医护人员名叫廖殊坤， 女孩被他
的经历感动 ， 在战友的牵线搭桥
下 ， 没多久两人便正式结为连理 ，
那年， 沈德昌 20 岁。

由于战争落下的病根， 沈德昌
每年都需要在医院住上一两个月 ，
妻子廖殊坤寸步不离 ， 精心照顾 ，
并不断学习护理知识。 在下雨阴湿
天气， 每次伤痛袭来时， 妻子都会
运用专业的护理知识减缓他的痛
苦 ， 这样的日子直至 2011 年妻子
去世。 沈德昌说： “没有她， 我不
可能活到现在。”

妻子给沈德昌的影响是终生
的， 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。 沈德昌
说，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， 他
打算去社区作作宣讲， “只要嘴还
能动， 我就要继续当好宣讲员， 让
革命精神代代相传。” 沈德昌说。

“这个大包袱还救了我一命呢 ！
有一次我身体不适， 首长安排我坐马
车， 后来马因敌人扫射受惊， 翻车到
河里， 我不会游泳， 在快沉入河底的
时候战友们看到了我的背包浮在水
面， 一把便把我拉起来。” 沈军记忆
犹新。

1951 年 5 月 ， 沈军到了前线之
后 ， 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演
出， 几乎一直在与坑道打交道。 “子
弹 就 在 头 上 嗖嗖 地 飞 ！ ” 沈 军 说 ，
“去往我军各据点都是通过在山上挖
出来的交通壕， 必须有一个专门带路
的连队通讯员， 看他跑我们就跑， 看
他趴下隐蔽我们就跟着隐蔽。 我第一
次去前线就 ‘挂花’ 了， 帽子、 棉裤
上都有子弹洞， 好在命大！”

由于坑道过于狭小， 不便于集中
开展文娱活动， 第 47 军文工团就分
散成若干小组， 3 人一组， 深入坑道
内进行慰问演出。 “我们小组的组长
后来成为我的丈夫， 我和他一起并肩
作战， 舞台就是我们的战场， 乐器就
是我们的枪杆 。” 作为一名文艺兵 ，
沈军自豪而坚定地说。 他们把自己的
才艺献给前线的战士， 带去温暖， 抚
平伤痛， 是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不可或
缺的力量。

在采访时， 沈军告诉记者， 当年
由于部队医护资源不充足， 在经过重
大战役后， 文工团的战士们会临时分配
到卫生院做护理工作， 协助开展伤员的
救治和护理工作。

沈军记得， 她分配到了照顾一位
失去双腿的 18 岁小战士。 喂饭、 读
报、 唱歌、 换药， 没有消毒水也没有
药， 只有棉签蘸着淡盐水擦拭伤口，
但他没有叫过一声疼。 在照顾三天三
夜后， 小战士借沈军的笔记本写了一
行字： “小妹妹， 你是一个好同志！”
当沈军洗晒完血染的纱布， 为小战士
打好中午的面条， 叫小哥哥吃饭时，
这位小哥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“我以为他还可以有机会回到祖
国接受治疗， 但他却永远长眠在了鸭
绿江的这头，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叫
什么名字。” 回忆起当年那一幕， 沈
军哽咽了。

“‘八一’ 建军节是军人最隆重的
日子 ， 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含义 ，
1954 年 8 月 1 日， 我和爱人在朝鲜的
西海岸平安南道部队驻地结为夫妻。”
沈军说， 她和爱人这一生普普通通，
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，
她只是和战友们用满腔的热血， 把最
美丽的青春奉献给了猎猎军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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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庙子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上门探望沈德昌（左） 老人。


